
种在心底的韭菜
■黄金荣（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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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隧道

春之声

英蕊嫩，柳枝萌，
隐隐轻雷唤物生。
浩浩春风播绿野，
润禾甘雨话年丰。

夏之韵

云掩月，水朦纱，
信步莲塘悦藕花。
觅句池边敲韵曲，
靓荷仙子抱琵琶。

秋之梦

霞染色，露凝霜，
木叶缤纷渐显凉。
信手掬来篱畔土，
细闻犹带野菊香。

冬之魂

朝踏雪，午寻梅，
野径寒烟伴晚归。
试问冬魂魂几许？
玉沙飞舞暗香随。

捣练子·四季吟歌
■王作成（四平）

迈入秋的门槛
风说出的话有些凉爽了
田野披上了金黄
大地暖暖的心思里盈满了赞许

稻谷沉实地弯下腰去
成熟的豆子在豆荚里呼之欲出
四下里高粱红艳一片
莲藕在泥土里胖起来
野酸枣也好像有个约定
说红都红了

秋浓了一地
家乡弥散着秋实的气息
颗粒饱满的秋亮起来
田野上 园子里
到处是秋歌一片

农家的粮仓装满喜悦
背篓里盛满了天底下最美的事
村子在秋色里笑出声来
灿烂的日子蕴含着诗意

浓浓的秋
苍茫浑黄又沉静博大
感动的日子里
道不尽的全是端庄

天高地迥，秋风习习，枝头的枫叶，红
得耀眼。前几天，再返故乡，驻足在父母的
墓前，“往事依稀浑如梦，都随风雨到心
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逝，人生
只剩归途。眼前浮过他们慈祥的笑脸，耳
边响起他们温暖的声音，多想再挽住他们
的手臂，亦如从前……

低眉信首、无限怅惘中，却蓦然发现几
丛坚挺蓬勃的韭菜，在墓前姗姗摇曳，翠生
生，水灵灵，在秋日萧索的田野上，分外显
眼。韭菜，一直是父母钟爱的菜蔬，四年
前，当母亲去世和父亲合葬时，大哥就在土
里撒了些韭菜籽，想不到，如今长得这么
好。

小时候，家住在偏远的乡村，交通极不
便利，一到冬天，除了白菜土豆酸菜，几乎
看不到绿叶蔬菜，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
只有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父亲才会搭车去
县城，买回肉面等年货，外加一捆绿油油的
价格不菲的韭菜，怕冻坏了还会里三层外
三层地用报纸、塑料布等裹上。

到了除夕，这捆韭菜，就派上了用场，
因为身处困境的父母一直对生活有着美好

的期冀，韭菜，谐音酒菜，久财，过年吃韭菜
馅儿的“元宝”（饺子），不就意味着日子越
过越好、有酒有菜、长久发财吗？他们一定
要博这个好彩头。关于年少时年夜饭的场
景，永远少不了那一盘盘热气腾腾、散发着
馥郁香气的韭菜馅儿饺子。

当时伯父住在长春，有一年春节前，父
亲看望伯父回来，喜滋滋的拿出一包面粉，
对家人们说：“这是精粉，又白又透亮，用它
包饺子能看出里边是啥馅儿。今年过年咱
包个翡翠饺子。”我们兄妹欢呼雀跃，巴不
得马上就过年。

到了大年三十儿，父亲和面，母亲包饺
子，这精粉可真不一样，和好的面细腻白
皙，把韭菜馅包里后，粉妆玉琢般，饺子肚
儿吹弹可破，泛着绿莹莹的光，清新淡雅，
超凡脱俗。

唯一遗憾的是，大伯拿的精粉有点少，
不够全家人吃一顿，不得已又用普通面粉
包了点饺子。到了吃饺子的时候，真是没
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隔着皮儿就能看到
馅儿的翡翠饺子，软滑爽口；而普通面包的
饺子，粘牙粗硬，黑黢黢的。那一刻，我们

都在想，要是总有精粉饺子吃该多好啊，一
定还要用韭菜做馅儿。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当年读《红
楼梦》，读到“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的
诗句时，不由折服于曹公的妙笔，同时也可
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洞见彼时的韭菜就很
受大众喜爱。

结婚后和婆婆同住，房前有一小菜
园。“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我，下岗后在园中
种了一畦韭菜，每当骀荡的东风吹融了冰
雪，韭菜就开始泛青了，它非常好侍弄，只
需压上点儿肥沃的黑土，把杂草除净，就
开始长，而且是割了一茬又一茬，生生不
息。在韭菜地边上，是家里的大酱缸，每
每婆婆侍弄酱缸时，酱香和韭香就会争先
恐后地往鼻孔里钻，我们婆媳常常相视而
笑，一抹新绿，阵阵馨香，带给家人的是期
待和希望。

后来，儿子稍大些，我应聘到县城工
作，家也搬入了楼房。日子越过越好，物质
越来越丰富，别说韭菜，别说精粉，就算是
山珍海味，不也是不管什么季节，随时随地
想吃就吃。时光如流，岁月如歌，我们的生

活，发生了太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任时光流转，任岁月变迁，我的心底，

却始终种着一往情深的韭菜，郁郁葱葱。
儿子也一样，非常喜欢吃韭菜。2022年暮
春时节，他在疫情防控期间被安排到某山
庄隔离。我去看望过一次，尽管没见到儿
子，工作人员却不辞劳苦的把家里做的韭
菜合子转给了他。“妈妈，千万别再送东西
了，我们住的是标准单间，吃的菜有荤有
素，韭菜炒鸡蛋就像绿地上盛开的蒲公英，
色香味俱佳。”电话里，儿子真心实意地
说。“我们的隔离都是免费的，国家为我们
付出了太多，将来，我们一定要好好报效祖
国。”接下来，儿子又掷地有声地说。

在这个“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
万里霜”的金秋时节，深深感恩这个美好的
时代，感恩党的领导，感谢一代又一代中华
儿女。他们前赴后继，殚精竭虑，披荆斩棘，
让我们的国家从大国迈向强国，蒸蒸日上。

放眼丰收的田野，稻菽千重浪，大地谱
华章，那几丛傲人的韭菜，绿得发亮，绿得
痴狂，正幽幽的散发着脉脉馨香，为广袤的
大地，捧出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季节如画，各有色调。
春天的姹紫嫣红，桃粉李白，乍冷乍

暖，乱乱的，炫人的眼，是孩子眼中的花花
世界。夏天，草木绿意深然，花开绚烂，热
热烈烈，浓得化不开，有点过，像年轻人的
装冷耍酷。冬天似乎显得突兀，枯干枯枝
枯叶枯草，暗色的天际，暗色的衣着，灰灰
的，如同老年人的心境，毕竟是老了。

而秋天的到来，则是明净高远，披着
黄澄澄的天衣覆盖了大地。秋是收获，是
握在手里的暖。炎凉浓烈已过，雨雪风霜
已过，像人至中年，大是大非，鸡零狗碎，
已通透明了。小半生的铺垫和培育，一望
无涯的浩浩田地，是浩浩荡荡的黄，沉甸
甸的，从心底里溢出咯咯的浅黄的笑声。

秋来无声，从风开始。风声，风声，却
是一点没有声响的，像踮着脚的猫在细碎
的光影里悠闲地踱着步。金风细细，润物
无声，轻巧地滑过肌肤，柔柔的，浅浅的，
软软的。金风送爽，凉凉的，却从心底生

出暖意来，又爽朗又妥帖。
金风，金子般珍贵的风，不紧不慢地

吹着，吹成庞大的诱惑。整日窝在家里的
心蠢蠢欲动，把自己扔进自然里，吹吹山
风，看看流云。山高水长，天远地阔，胸中
自是另一番境界。古诗有言秋日的气韵
胜过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秋天，是一幅深远缈阔、诗意的画
卷。

碧云天，黄叶地。秋天的天空澄净如
碧，秋天的大地是凡·高笔下的向日葵，短
暂的生命，得到了一个季节的延伸。明黄、
深黄、橙黄、浅黄、褐黄……各种黄交织成
秋天的基调。千年前的《诗经》里也说，何
草不黄。是的，当温柔的初秋的风拂过大
地，哪一株小草不被温暖的感化呢？

草色泛黄，是一种成熟，意味着忙忙
碌碌终于看到了希望。

苍穹下的田野，翻滚着黄灿灿的金
浪，可爱的稻子低垂着胖胖的脑袋偷偷地

笑；还有玉米，细瘦的高个子，浑身上下缀
满了小棒槌似的，个个饱满，粒粒可亲；还
有撑破豆荚，到处乱蹦的大黄豆，秋阳下，
噼里啪啦，是自然界庆贺丰收的音乐；还
有卷了黄叶的落花生，拔出一颗，收获的
是白花花的一大捧。

院子里，篱笆边的菊花，黄盈盈的，绽
成了一长溜花短墙；几株柿子树，叶疏果
稠，圆圆的橙黄在枝上挤挤挨挨，有一种
热闹的喜悦。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染红出浅黄。
秋深了，深了，与冬只隔着一片树叶的距
离。风来，浅浅染上黄色的树叶缓缓飘
落。屋檐上，草垛边，田野里，着了一层淡
淡的白霜。农人们抄着手闲闲地站在村
口聊天，偶尔望望远处光秃秃的树干，心
里却满当当的、喜滋滋的、暖烘烘的。

储藏着黄澄澄的收获，就像在心间铺
了一层秋天的暖色调，冬日的枯瘦冰寒总
可以一眼望到底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脑海里始终无法抹去儿
时的记忆，那些难忘的人和事，一直萦绕在脑
海。时常忆起少时的两位朋友，一位是临近乡
镇梨树沟的；另一位是异乡求学时的远房亲
属，住在邻省的乡镇。可能这两位承载了特殊
时段的难忘记忆，常常想如有机会一定去见一
见这两位故旧。

趁着假期，我和妻子驾车沿着乡间公路前
行，去探寻梨树沟的故友。这是一条儿时常走
的路，初春的季节，山野间春意萌动，大地微
醺，梢头泛绿。这条路熟悉又陌生，原来是乡
间土路，坎坷崎岖，对于我而言，恰似求学之艰
难，路长且阻。如今，全程都是水泥路，平顺通
畅，山小坡缓，车行快捷。故友所在的村子恰
好在高速公路旁边，依山傍水，多有梨树。每
逢初春时节，梨花盛开，一团团、一簇簇，白如
雪、盛如雪。这时尚早，虽不见梨花，却似梨花
在心头。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进得梨树沟，
车子依山而行，背阴处，还有些许的冰雪尚未
消融。村容村貌变化很大，房子布局整齐，院
落规矩干净，所见村民也是笑逐颜开。变化之
大根本已找不到故友的家了，于是停车问路，
路人指点说：前头十字路口，金鹏超市就是他
家了。在来时的路上，脑海里已经无数次幻想
过：三十年过去了，我这位老兄如今是什么样
子啊？ 首先见到的是金鹏的爱人，刚见到我
们这两个不速之客，有些诧异，等我说明了来
意，她把我们领到超市后面的一座房子，开门
迎来的就是金鹏。身材中等，脸颊瘦削，头发
花白。我上前拉住他的手，开始自我介绍。金
鹏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子，房间面积不大，但
很温馨，地上养了七七八八的花儿，占据了大
半面积，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我们都尽量说
一些以前的话题，彼此都感慨时间太快了。金
鹏还邀请我们到镇子上吃午饭，我们忙推辞说
时间还早，等以后吧。分别时，我还扫了他的
微信二维码，说加上好友以后还要常联系。等
了几天，我的微信好友申请，他始终没有通
过。妻子安慰我说：“人年纪大了，可能智能机
不太会用吧！”

第二位故旧叫雪冰，是我在异乡求学时的
一位远房亲属，他的母亲是我的族姑，我们曾
在一个学校读书。记得我当时还去过他的
家，家里看得出不富裕，但我生平第一次吃到
了“炸茧蛹”。因为是外省的，疫情原因不能
前往找寻，好在网络信息发达，想找到一个
人也不是难事。

我找到另外一位亲属，让他帮我找一找
雪冰的联系方式，我的亲属迟疑了一下，问我：

“你找他有事吗？他现在已经是政府部门的工
作人员了，人家会不会有啥想法？”我急忙解释
说：“就是想叙叙旧，咱们隔省又隔县的，没有
任何事麻烦他的。”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雪冰
的联系方式，我把电话打了过去，对方也是满
满的热情，并加了微信，之后也只是每天关注
了他的朋友圈和微信运动步数。

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见我
夙愿得偿，妻子不觉哂笑我：“你心心念念，满
足心愿了，也没见你和他们有啥太多的联系
呀？”妻子的话使我回想起这件事的初衷：寻找
故旧故情，或许更多的是想体会那一份逝去的
情怀吧，更能让人难忘，感叹时光荏苒，岁月不
居。我曾在朋友圈中写道：故人一别三十年，
鬓上白发换旧颜。相逢只做寥寥语，唯有清溪
与苍山。

广袤的黑土地

蜿蜒的辽河水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

培育出黄金般的玉米

松辽平原的腹地

物产丰饶的故里

平地生香的农产品

玉米排在最头里

神奇的黑土地

富有灵气的玉米

相得益彰的紧紧依偎

共同酿造生活甜蜜

生我养我的黑土地

念念不忘的是玉米

这是天与地的和谐

世上最永恒的美丽

注：“平地生香”为四平市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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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玉米
■黄耀胜（四平）

秋 韵
■卜庆萍（山东）

两寻故旧情
■魏立强（梨树）

数树染红出浅黄
■耿艳菊(北京)


